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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慢慢步入老年，对眼前的
事情多不是能够记得住了，倒是过去
的时光渐渐清晰。和天下所有的孩子
一样，我们也曾享受过短暂而温馨的
母爱，也受到过严厉的责罚和棒喝。
如果说我们和别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别
人指指点点：他们是严凤英的儿子。

做严凤英的儿子得小心又小心：
因为母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父
亲王冠亚常笑道：别人家里是严父慈
母，我们家里是倒过来的——严母慈
父。你妈妈就姓严！这是千真万确
的事情。

从幼儿园时期开始，我们弟兄就
开始了住校生活，一周只有一天能够
回到父母的身边。每次周一要上学
的时候，哥哥还好，说走就走，我便用
一切手段耍赖拖延，大哭大闹地想多
和母亲呆上几天。可是不行，母亲正
在紧张忙碌的表演创作之中，一个又
一个的新戏老戏正等着她去创作去
演出，哪有时间管我们。只有极少数
的时候她去省里开会，恰好又是周
六，路过幼儿园时，会顺便接我一起
回家。那是一段漫长的回家路，平时
我走得累，舅妈会不时地背一背我，
但是和母亲走在一起，再累也得自己
走。她从不会用背着或抱着的方式
来惯着我。我也不敢过分撒娇，乐得
和母亲边走边玩，拉着母亲的手看树
看花看包河，听着妈妈讲着故事，沿
着环城马路不知不觉就回到家里。

母亲一向起得很早，约莫早晨5
点，她就会起床，到护城河边吊嗓
子。尽管她已经有了名气，但是听剧
团的小演员们说，多数时候，她会比
小演员们更早到场。无论春夏秋冬
天天如此。吊完了嗓子，她又直接到
小礼堂，和青年演员们一起练身段、
跑圆场、练毯子功、练打出手。每当
她大汗淋淋、喘着气回到家里换衣服
的时候，我在床上才刚睁开眼睛。

一天，我突然听见妈妈小声问奶
奶：“妈妈，您那里还有30块钱没有？
这个月的工资不够了，借给我一点行
不行？”奶奶一愣，说：“你每个月200多
块钱还不够吗？”妈妈紧张地看看客厅
里的客人和戏迷们，悄声地说：“这个
月有几个老同事家里有困难，我把手
里的工资拿给他们用了。这不，手里
也没有存款，不够了。”奶奶苦笑道：

“你那么高的工资都不够？我是个没
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么样搞啊。”妈妈
亲切喊着奶奶：“妈妈！下个月我发了
工资就还你，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借给
我救个急好吗？”奶奶没好气地笑道：

“说出去你严凤英和我借钱，谁相信
呢？你还是要学着存点钱啊！”说罢，
笑着转进自己的小屋，从木头箱子里
翻出用手绢包着的一卷钱递给了妈
妈。事实上，像这样借钱给同事救急
的善举，妈妈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到了
最后她没留下一点点积蓄。

要说我的妈妈会做手工活，恐怕

没人会相信。她用彩色玻璃丝编织
过小金鱼、游龙和青蛙等许许多多的
手工艺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精彩
绝伦。家里经常会来一大帮青年女
演员，她们会围着妈妈叽叽喳喳地交
流编织技巧。一大捆一大捆的玻璃
丝都是妈妈掏钱让小姐姐们去买回
来的。最让我气恼的是，每次编好的
一堆堆五彩缤纷的手工品，转脸就都
不见了，据说都送了出去。

母亲经常会离开我们一段时间，
听舅妈说她不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去
外地开会了。有一次她从北京开会
回来，在吃午饭的时候，神秘地和爸
爸说道：“这回在北京，我和袁雪芬、
王文娟她们一起去了总理的家里吃
午饭了。”爸爸惊奇地问道：“你们就
是去吃饭？也不帮帮大姐下个厨？”
妈妈噘着嘴说：“当然要帮了，我们和
邓大姐一起下厨房，每人做了一个拿
手菜。”爸爸不以为然：“那有什么好
神秘兮兮的？”妈妈有点严肃：“你个
书呆子哎，做菜时，邓大姐背着客人
悄悄地告诉我们，总理这个月已经借
了公家不少钱了。”爸爸很意外：“总
理还要借钱？”“嘘！他经常招待客
人，都是自己掏钱，很快就用完了。”
说罢，妈妈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想
不到一个国家的总理，工资都不够花
……”爸爸听后也陷入了沉思。

这件事情促动妈妈更加慷慨地
出手助贫。她以总理为楷模，不断地
用自己的工资对团里团外贫困的老
同事和老艺人们进行无私的帮助。

母亲尽管平日里对我十分喜爱，
却从不会在金钱方面给我额外照顾。
我用的书包和文具盒甚至穿的衣服
都是哥哥用旧的。我抱怨铅笔太短
了，刨刀不快了，书包磨出洞洞了，一
般爸爸妈妈都不会给钱购买，他们会
耐心地回答我说，铅笔不够长了，可
以买一截笔套加长；刨刀不快了，可
以卸下螺丝磨一磨；书包破了，请奶
奶帮忙补一下。你还小，要学会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嘛……唯一的一次换
笔，是我三年级时语文算术连考几次

100分，才得到了一支淡红色的，价
值6角7分钱的金鱼钢笔。这是妈妈
亲自带我去百货大楼给我挑选的。见
到我对新钢笔千般珍惜的样子，妈妈
在一边露出了开心和满意的笑容。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不懂世
事，经常会饿肚子没有饭吃。经常
吃的只有红薯干、红薯粑粑、豆渣
做的饭和混合的菜团子。妈妈她们
有省里特批的照顾，以保证能够有
体力正常演出。少数时候她会把自
己的口粮带一些回来给我吃。当她
看到我狼吞虎咽的吃相时，眼睛里
常常会泛出泪光。

我在幼儿园住校的时候，奶奶说
因为我被传染上了麻疹，校医简单地
当作发烧处理，一针下去退了烧。我
该发出来的麻疹被压了回去，所以我
以后一直是过敏性体质，身体太不
好。妈妈知道后，心里很难受，试图
在其他方面对我做出情感方面的补
偿。6、7 岁时，我得了过敏性皮癣
病，妈妈听了合肥医生的建议，带着
我一起，趁着她去上海拍《牛郎织女》
的机会，找到专科医院治疗。在治病
的当儿，看见我的病情有了好转，妈
妈又让朋友给我照了张相。她拿着
我的糗样子到处和别人开玩笑。不
过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幸运地见到了
和妈妈失散多年又欣喜重逢的小姨。

我们哥儿俩自小很少接触金钱，
对于钱没有什么概念。但父母的教育
还是毫不放松，有件小事能够说明。

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去四牌楼新
华书店买书，回来时居然在水电局门
口的人行道上捡到一卷钱，大约有
30多元。兄弟俩面对着手里的钱呆
住了，这可以一笔巨款啊！我们站在
原地左顾右盼地等了很久也不见失
主找来。哥哥说，那我们把钱交给警
察叔叔吧。旁边就是交通岗亭，我们
一起把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后，如释重
负地回了家。当我把这件事情骄傲
地告诉舅妈后，舅妈高兴地转告了妈
妈。妈妈却谨慎地反复向我了解捡
钱交钱的全过程，又和哥哥做了核对

后，才非常开心地抚摸着我的头，又
帮哥哥整了整胸前的红领巾。这时
她的眼里流露的是满满的爱意。

黑白电影《天仙配》上映后，黄梅
戏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据说英国女
皇十分喜欢，点名要把《天仙配》翻拍
成彩色电影。那时的演员能够拍一
部彩色电影的机会不多，多半是要争
取出镜的机会。但是妈妈没有答应
出演，反而主动要求把这个机会让给
青年演员。自己在退出拍摄之后，又
对青年演员毫无保留地给予热情辅
导，传授表演技巧，亲手把他们送上
了艺术表演的新天地。当然这些情
况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有天晚上，我听着妈妈和爸爸低
声聊起了此事。她说自己由于演出任
务太重，身体又不是太好，此前不久经
组织安排在上海动完手术，摘除了一个
很大的子宫肌瘤，常常感到十分疲劳，
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为了报答党和
国家给了她新生命的恩情，她决定抓
住这个拍电影的机遇，大力推出青年
演员，为黄梅戏事业培养出更多的接
班人，进一步推广、发展黄梅戏艺术。

“我一个人再怎么努力，没有党
和国家的支持培养，也没办法做到现
在这样的成绩。要知道现在和旧社
会不一样了。旧社会演员没有保障，
生老病死都要靠自己。现在我们有
稳定的收入，有剧团的依靠，有组织
上的撑腰，完全衣食无忧了。我们还
担心什么？”

她接着说：“我一个人再大的本事，
也不能演到老了也不让台。那不成了
旧社会的戏霸了？所以，趁着自己还能
演得动，尽量为国家多贡献。我是一个
党员，更要带头赶早安排好年轻人接
班，免得到时候耽误了大事。”

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一桩桩
一件件的往事浮上心头，历历在目。
母亲刻在我们心里的教诲始终不能
淡忘。已经年逾六旬的我和哥哥还
是保持着小时候养成的秉性，靠各自
的专长过着自己平实的生活。在自
食其力的同时，我们都在加倍小心地
呵护着母亲高尚纯洁的名誉。不觉
中，这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使命。
在我们依然能呼吸的时候，这个使命
一定还会始终继续下去。

（作者为严凤英次子）

和母亲严凤英度过的时光
王小英

12版

严凤英与丈夫、儿子在一起（图片由邢济霖提供）


